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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僧伽學修之風

摘要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興盛，思想開放活躍。本文以魏晉南北朝僧伽學修之風為研究

主題， 研究對象為魏晉時期的梵漢高僧，從大時代宏觀的角度整理史料得到結果如下：

佛教傳來中國隨著律藏傳譯，漢人出家受戒，漸漸發展出漢人的佛教僧團。魏晉南

北朝時，義學漢僧普遍有外學的基礎，這些史傳中記載的漢僧，不儘世間學問不下于士

族之人，于佛法內典，皆是精通三藏兼達禪法，荷擔起如來家業，令佛法扎根在漢文化

的土地。魏晉南北朝佛教迅速發展不僅依於漢僧自身的學修素養，溯其根本，更多是來

華梵僧弘化之力和培養漢地佛教人才的成果。魏晉南北朝來華的梵僧大多數精通三藏、

禪法，解行並重。來華的弘化活動主要集中在翻譯經典和禪法傳授。魏晉譯場規模宏大，

參與人數眾多，主譯梵僧在譯經的同時開放與會大眾提問論議，以講解辯論的方式，為

大眾解釋經論義理，從而弘揚佛法。培養漢人的佛教人才協助翻譯，推動了魏晉南北朝

漢地佛教的弘揚和義學發展。禪法傳授方面，來華的梵僧精通禪法者大多是來自罽賓國，

出自說一切有部系統。

魏晉南北朝時期學風開放，沙門四方參學遍訪名師的情況普遍。東晉至南朝講席遍

地，法師講授經論聞者常常是數百上千。除了主講法師為眾說法，還有都講負責問難，

形成活潑開放重視思辨的風格。佛典傳譯和寺院講學，也隨研習的經論發展出般若、三

論、涅槃、毗曇、成實、地論等學派，這些學派分佈南北方，也奠基了後來隋唐的八宗

共榮的盛景。南方重視義學，北方禪法持久不衰。南偏義理，北重禪律也成為了魏晉時

期佛教的顯著學風。

關鍵字：僧教育、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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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選題緣由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最初發展緩慢，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梵僧來華譯經傳

法和漢人僧團的建立，佛教才真正在漢地扎根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興盛，思想開

放活躍，奠基了後來隋唐八大宗派的盛景。

魏晉南北朝時期，印度和中亞的高僧雲集漢地，令漢僧不遠千里尋師問道。所謂「人

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法是否能夠長久住世與僧眾本身的學修素養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魏晉梵漢高僧如何傳承佛法，魏晉僧團的學修之風有什麼特色，都讓筆者對這個佛教初

傳卻興盛活躍的時代十分好奇，通過閱讀魏晉南北朝時期僧傳和經錄等史料，從中收集

關於梵漢高僧個人和僧團學修的資料，以此研究魏晉南北朝僧人的學風和教育問題，也

可以為當今的僧教育提供借鑒。

（二）文獻回顧

在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的研究中，涉及到寺院經濟、僧官制度、僧眾社會活動、經典

翻譯、義學發展等方面，但對僧團學修和僧教育方面的研究卻相對較少。湯用彤先生的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詳細考證了魏晉佛教的發展脈絡，對魏晉時期有影響力的高

僧，均有辟出章節集中討論過他們的學修背景，生平經歷和對佛教的貢獻和影響。

丁鋼《中國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較研究》系統全面地論述了中國佛教教育發

生、發展的歷史源流和主要特點，從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對儒佛道的教育思想、

制度和方法進行了縱橫向比較和關係研究。其中《融合與分離》上下兩章節中介紹了魏

晉僧人的求法講學、名僧名士清談和寺院講座的制度，對比儒道，最後總結分析魏晉時

期的佛教教育特點是依附於黃老，迎合儒家，注重個人品德和內心修養。

論文方面，羅文的《魏晉南北朝僧尼教育研究》通過史料、典籍和碑刻資料，選取

具有代表性的僧尼作為例證，分析研究了魏晉時期僧尼教育的主體、內容、方式和特點。

（三）研究思路

本論研究的主體為魏晉時期的梵漢高僧，從大時代宏觀的角度整理史料，主要研究

的文獻為《梁高僧傳》《唐高僧傳》《出三藏記集》和《比丘尼傳》等。全文分為五個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B%E6%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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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前言部分論述選題緣由和研究文獻回顧，研究的主體和思路。第二章重點在介紹漢

僧出家受戒的歷史，和魏晉漢僧的外學內學的教育背景。第三章著重整理來華梵僧的學

修背景、弘化事業、影響，在第四章，魏晉僧眾的四方遊學之風、魏晉發展的佛教學派

和南北朝的佛教特色。最後在第五章作出全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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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魏晉南北朝漢僧的出家和教育背景

佛教自兩漢傳入中國，作為外來宗教，最初多被當成方術之學，並沒有引起多大的

影響，真正開始傳播發展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大量梵僧來華譯經傳授戒法禪法，

漢人出家形成僧團而展開。

魏晉時代因為戰亂和政治動蕩，文化思想界一反漢代獨尊儒學溫文敦厚的面貌。東

西方文化思想在漢地相會，魏晉的佛教還沒有明確的宗派分立，也沒有完全被漢化，漢

地的僧眾也不像後世越來越受到中國佛教固有的傳統思想影響，所以魏晉時期的佛教面

貌及僧眾形象與後世頗為不同。佛教初傳中國弘法之人皆為梵僧，所以在魏晉南北朝時

期佛教的傳播和教育過程中，梵僧扮演的是教授、傳法者的角色，而漢僧則是接受和求

法的角色。下文筆者將借史料來探討中國的僧人如何接受和學習來自印度和中亞的佛法，

並且讓佛法扎根在中國。

（一）漢僧出家受戒的歷史

1、漢地的戒律翻譯

漢地佛教關於戒律的翻譯，史籍上記載最早的是在三國時期魏嘉平年間（249~254），
中天竺沙門曇柯迦羅在洛陽譯《僧祇戒心》，當時洛陽佛教，離永平年間攝摩騰竺法蘭

初來譯《四十二章經》，已將近兩百年。離安世高、支讖來華的時代亦有一百年上下。

雖然佛教已經傳來中國兩百餘年，可是因為漢僧稀少，所以並無因緣傳律。

《曇柯迦羅傳》記載：「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僧眾未秉歸戒，正以剪

落殊俗耳。」雖然有漢人出家，可是因為沒有戒法，所以只是剃髮易服有別於俗人。曇

柯迦羅到洛陽，時有諸僧共請迦羅譯出戒律，然佛教律藏浩瀚深細，並且漢地尚無戒壇

傳戒，故迦羅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戒心》止備朝夕，

更請梵僧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1

曇柯迦羅以當時的時地背景難以譯傳廣律，故只將戒本譯出，並請梵僧立羯磨法傳

戒，漢地從此方有戒律傳譯。繼曇柯迦羅之後，相隔幾年有曇無德部的羯磨文譯出。然

而百年之間，漢地關於戒律的譯傳並無多少起色，也沒有明確地記載漢僧出家傳戒之事，

三國到東晉前半段佛教盛行於禪法、般若學，大乘經典被陸續翻譯（羅什大師前的舊譯），

格義佛教盛行，漢人出家數量大增。東晉道安大師時代，佛教盛行南北，雖有翻譯出戒

本，但四部廣律仍未譯出。僧尼行持依憑不一，所以有不少高僧致力於戒法的整理和傳

1 湯用彤校註《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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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道安大師的和尚佛圖澄，便著力於當時戒本的整理。《高僧傳》記載佛圖澄「酒不

逾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在戒律整頓方面，佛圖澄也有著相當的成就

和貢獻，道安大師《比丘大戒序》云：「大法東流，其日未遠，我之諸師，始秦受戒。

又乏譯人，考校者鮮，先人所傳，相承謂是。至澄和上，多所正焉。餘昔在鄴，少習其

事，未及檢戒，遂遇世亂，每以怏怏，不盡於此。」 2

律藏匱乏，傳譯到中國的戒本，漢僧無從考校，雖然律藏未備，可是這個時期漢僧

已經發展出一定規模的僧團，領導僧團的有梵僧也有漢僧，所以道安大師也十分關心戒

法的翻譯並且在襄陽時制定了僧尼的行持軌范。公元 379年，道安大師西至長安，西域

沙門曇摩持善持戒律， 應安公之請誦出《十誦比丘戒本》。而後，沙門僧純、曇充於龜

茲求得《比丘尼戒》胡本帶到關中，由曇摩持、竺佛念、慧常共譯出。罽賓律師耶舍與

鳩摩羅佛提至長安，翻譯了有部之廣律《鼻奈耶經》。以上都是在道安大師時期領導的

長安譯場中完成，所出之戒律是屬於薩婆多部（說一切有部）的系統。道安大師圓寂之

後，法顯大師慨歎律藏傳譯不全，以六十歲高齡西行往天竺求取律藏。與此同時，羅什

大師入關，公元五世紀初，四部廣律才開始在漢地被完整翻譯出來。

2、魏晉南北朝漢人的出家受戒史

佛教初傳中國時，僅有來自印度或中亞的梵僧傳道，漢人並不允許出家。《高僧傳·

佛圖澄傳》記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

不得出家。」3 隨著佛教社會中產生影響，吸引了更多漢人聞法學道，漢人出家的禁令

才漸鬆弛。《高僧傳》的記載中，三國時代最早出家為嚴佛調，《支讖傳》文中記載為「沙

門嚴佛調」， 《出三藏記集》中僧祐大師將《沙彌十慧章句序》題為「嚴阿祇梨浮調所

造」，然而當時戒法未備，嚴佛調雖然出家，僅受十戒為沙彌，未有因緣受具足戒。

史傳記載最早受比丘戒，應是三國時期魏嘉平年間（249~254），中天竺沙門曇柯迦

羅至洛陽譯出《僧祇戒心》，並請梵僧立羯磨法為漢僧傳戒。魏甘露年間（256~260），
安息國沙門曇帝於洛陽譯《曇無德羯磨》。律法初來，故中國最初漢僧受戒，羯磨依曇

無德部，而行持的戒本依摩訶僧祇部。

根據《高僧傳》記載，三國時期的朱士行不僅是中國西行求法第一人，亦應是中國

登壇受比丘戒的第一批漢僧，朱士行於 260年西行求法，故受戒當在此之前，推測亦即

嘉平年間。

東晉從道安大師到鳩摩羅什大師時期，長安翻譯了大量說一切有部的律典，並且來

到漢地的梵僧，絕大多數是來自罽賓說一切有部的傳承，所以雖然四部廣律在漢地翻譯

完備，但獨盛行《十誦律》。羅什大師圓寂以後，後秦覆滅，關中大亂，長安地區僧眾

南下，也將佛法的重心南遷，於是整個南朝戒法亦盛行《十誦律》。

2 《出三藏記集》卷 11，T55, no. 2145, p. 80a28-b1
3 湯用彤校註《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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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比丘直接從僧部受戒，並且邊地開五人傳戒，比丘尼受戒便曲折得多。史籍中

最初傳來漢地的尼戒是摩訶僧祇部，晉咸康年間（335~342）漢地沙門僧建，於月支國

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在洛陽翻為漢文（未詳時間及譯人）。升平元年（357）
二月八日，於洛陽請外國沙門曇摩羯多立戒壇為尼眾傳戒，此舉為道場法師所質疑，他

根據《戒因緣經》認為不符「二部僧受戒」之法。於是曇摩竭多浮舟於泗河成立戒壇，

為淨撿尼等四人受戒。因為當時漢地沒有可以傳戒的外國比丘尼，所以只有單部受戒。

尼眾的二部受戒則是將近百年之後，434年，漢地尼眾百餘人禮請僧伽跋摩為師，於南

林寺戒壇重新受戒，此時的漢地才真正具備了尼眾二部受戒的傳承。

（二）魏晉南北朝漢僧的學修背景

魏晉時期中國社會玄學清談之風大行，般若經典流行頗廣，佛教更多是自上而下从

士族傳播到民間，魏晉到南朝，學佛出家的僧眾許多都有相當深厚的世學底蘊。《梁高

僧傳》中記載的當時的梵漢高僧普遍有世學背景，有些高僧甚至在世學方面的成就超過

世間學者。

方立天說：「中國佛教學者，絕大多數在出家前，先受儒家學說的洗禮，再經道家 思

想的薰陶，然後學習、鑽研、接受佛教理論，這種知識背景的層次、程式和結構， 必

然深刻地左右他們對佛學的理解和接受。」4 魏晉的漢僧普遍有外學的基礎，這也是促

成魏晉佛教義學興盛的原因。

《梁高僧傳》中，有特別提到漢地沙門內外學的文化學修背景的，主要集中在《義

解篇》。

筆者試將表列如下：

個人信息 內學 外學

名字 時地 其他 經
典

戒

律

論
典

禪

法

咒

法

文

學

經

學

老

莊

史

學

陰

陽

朱士行 晋·洛阳 √

支孝龍 晉·淮陽 √

康僧淵 晉·豫章山（西域

人，生於長安）

√ √

竺法雅 晉·高邑 √ √

康法朗 晋·中山 √ √ √

康令韶 晋·中山 √

4 方立行：《中國佛教哲學要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年，第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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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法乘 晉·敦煌 竺法護之弟子 √

竺法潛 晉·剡東仰山 丞相王敦之弟 √ √ √ √ √

支遁 晉·剡沃洲山 √ √ √ √

于法蘭 晉·剡山 √ √ √

于法開 晉·剡白山 蘭公弟子。 √

于道邃 晉·敦煌 蘭公弟子 √ √

竺法崇 晉·剡葛峴山 √ √ √ √

竺法義 晉·始寧山 深公弟子 √ √

竺僧度 晉·東莞 √ √ √

釋道安 晉·長安五級寺 家世英儒。佛圖

澄弟子。

√ √ √ √ √ √ √ √ √

竺僧朗 晉·泰山崑崙巖 √ √

竺法汰 晉·京師瓦官寺 少與道安同學 √ √ √

釋僧光 晉·飛龍山 √ √ √ √

竺僧輔 晉·荊山 √ √ √

竺僧敷 晉·京師瓦官寺 √

釋曇翼 晉·荊州長沙寺 十六出家，安公

弟子

√ √ √

釋法遇 晉·荊州長沙寺 安公弟子 √ √

釋曇徽 晉·荊州上明寺 安公弟子 √ √ √

釋道立 晉·長安覆舟山 安公弟子 √ √ √

釋曇戒 晉·長沙寺 安公弟子 √ √ √ √

竺法曠 晉·潛青山 √ √ √ √

竺道壹 晉·吳虎丘東山寺 √ √ √

釋慧虔 晉·山陰嘉祥寺 √ √

釋慧遠 晉·廬山 安公弟子。少為

諸生。

√ √ √ √ √ √ √

釋慧持 晉·蜀龍淵寺 慧遠大師之弟 √ √ √ √ √ √ √

釋慧永 晉·廬山 與慧遠大師同

學

√ √ √

釋僧濟 晉·廬山 遠公弟子 √ √ √ √ √ √ √ √

釋法安 晉·新陽 遠公弟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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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曇邕 晉·廬山 少為將軍，安

公、遠公弟子

√ √ √ √

釋道祖 晉·吳臺寺 √ √ √ √

釋僧䂮 晉·長安大寺 河間郎中令之

子。少出家

√ √ √ √ √ √

釋道融 晉·彭城郡 什公門下 √ √ √ √ √ √ √

釋曇影 晉·長安 什公門下 √ √ √

釋僧叡 晉·長安 什公門下 √ √ √ √ √

釋道恆 晉·長安 什公門下 √ √ √ √ √

釋僧肇 晉·長安 什公門下 √ √ √ √ √ √ √

竺道生 宋·京師龍光寺 什公門下。家世

仕族。

√ √ √ √ √

釋慧叡 宋·京師烏衣寺 √ √

釋慧嚴 宋·京師東安寺 年十二為諸生，

十六出家

√ √ √ √ √

釋慧觀 宋·京師道場寺 √ √ √ √ √ √

釋慧義 宋·京師衹洹寺 √

釋道淵 宋·京師彭城寺 √ √ √

釋僧弼 宋·京師彭城寺 什公門下 √ √

釋慧靜 宋·東阿 √ √

釋僧苞 宋·京師衹洹寺 什公門下 √ √

釋僧詮 宋·餘杭方顯寺 √ √ √ √ √ √

釋曇鑒 宋·江陵辛寺 什公門下 √ √ √

釋惠安 宋·廬山凌雲寺 √ √ √

釋曇無成 宋·淮南中寺 什公門下 √ √ √

釋僧含 宋·京師靈味寺 √ √ √ √ √ √ √

釋僧徹 宋·江陵琵琶寺 遠公門下 √ √ √

釋曇諦 宋·吳虎丘山 √ √ √ √ √

釋僧導 宋·壽春石磵寺 什公門下 √ √ √ √ √

釋道汪 宋·蜀武擔寺 遠公弟子 √ √ √

釋慧靜 宋·山陰天柱山 √ √ √ √

釋法愍 宋·長沙麓山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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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道亮 宋·京師北多寶寺 √ √ √

釋梵敏 宋·丹陽 √ √ √ √

釋道溫 宋·京師中興寺 遠公弟子，遊學

羅什門下

√ √ √ √ √

釋曇斌 宋·京師莊嚴寺 √ √ √ √

釋慧亮 宋·京師何園寺 東阿靖公弟子 √ √ √

釋僧鏡 宋·下定林寺 √ √ √

釋僧瑾 宋·京師靈根寺 √ √ √ √ √ √ √

釋曇度 宋·新安寺 √ √ √ √ √ √ √

釋道猛 宋·京師興皇寺 √ √ √

釋超進 宋·山陰靈嘉寺 √ √ √

釋法瑤 宋·吳興小山 √ √

釋道猷 宋·京師新安寺 生公弟子 √

釋慧通 宋·京師冶城寺 √ √ √ √

釋僧淵 齊·北魏濟州 √ √ √

釋曇度 齊·北魏 √ √ √

釋道慧 齊·京師莊嚴寺 √ √ √

釋僧鐘 齊·京師中興寺 √ √ √

释道盛 齊·京師天保寺 √ √

釋弘充 齊·京師湘宮寺 √ √ √

釋智林 齊·高昌郡 √ √ √

釋法瑗 齊·京師靈根寺 長兄為北魏大

尚書，二兄為柔

然國師

√ √ √ √ √ √ √

釋玄暢 齊·蜀齊后山 玄高法師弟子 √ √ √ √ √ √ √ √ √ √

釋僧遠 齊·上定林寺 √ √ √ √

釋僧慧 齊·荊州竹林寺 世為冠族 √ √ √ √

釋僧柔 齊·上定林寺 √ √ √ √

釋慧基 齊·山陰法華山 慧義法師弟子 √ √ √ √

釋慧次 齊·京師謝寺 √ √ √



9

釋慧隆 齊·京師何園寺 √ √ √

釋僧宗 齊·京師太昌寺 瑗公弟子 √

釋法安 齊·京師中寺 √ √ √ √ √

釋僧印 齊·京師中興寺 曇度弟子 √ √ √

釋法度 齊·琅琊 √ √ √ √

釋智秀 梁·京師冶城寺 √ √ √

釋僧若 梁·京師冶城寺 √ √ √ √ √

釋慧球 梁·荊州 世為冠族 √ √ √ √ √

釋僧盛 梁·京師靈曜寺 √ √ √ √ √

釋智順 梁·山陰雲門山寺 √ √ √

釋寶亮 梁·京師靈味寺 其先本東莞貴

族

√ √ √ √

釋法通 梁·上定林寺 家世衣冠 √ √ √ √ √

釋慧集 梁·京師招提寺 √ √ √

釋曇斐 梁·剡法華臺 √ √ √ √ √ √

上列表格收錄了《梁高僧傳·義解篇》中 104位漢僧的基本信息和所擅長的內學、

外學的領域，僧傳中有明文提到的，筆者在欄中打√，僧傳中沒有提到的，因為個人能

力所限，無從查起，故不處理。

從上表中，可以看到魏晉的漢僧尤其是義學沙門普遍精通內學外典，外學方面尤其

以儒家經學和道家老莊之學為重。這些漢僧大多都是師出名門，多方參學，不僅外學上

的造詣不下士族，在佛法上更是精達三藏，不少人並通禪法或者咒術。此外《習禪篇》

《明律篇》《誦經篇》《興福篇》《經師篇》《唱導篇》的漢僧，精研三藏兼通外學者為數

甚多。因為篇幅所限，故不一一表列。

魏晉南北朝的義學漢僧的文化素養和佛法造詣普遍保持在高水平線上，三學總持和

解行並重始終貫穿在魏晉漢僧學修和教育的道路上。西晉時高僧不少是出身士族或師從

當時高德。東晉後，義學漢僧大多是參加過譯場，拜學在道安大師、羅什大師、慧遠大

師等人門下。南朝的義學漢僧，其師門也多是來自長安羅什大師一系或慧遠大師一系。

所謂法賴僧傳，三寶住世之中僧眾才是有機的活動主體。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教在

中國扎根，是從漢僧的僧團发展成熟才真正開始，漢僧運用個人的內外學養，將外來的

佛教吸收融貫到漢文化，自上而下普及到社會大眾，成為普世的信仰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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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綜上所述，佛教傳來中國一百多年，才有漢人出家的記錄。因為漢僧稀少，所以來

華的梵僧少有弘揚律法的因緣。漢人雖然出家，卻只是剪落殊俗，直到公元三世紀中葉

中天竺律學高僧曇柯迦羅來到洛陽，才應漢地僧眾之請翻譯出了摩訶僧祇部的戒本，並

請梵僧立羯磨法為漢僧傳授具足戒。三國到東晉前期，戒律未備，但是漢人出家已經日

漸增多，佛圖澄道安大師等人，都十分關心戒本的考訂和戒律翻譯問題。法顯大師為此

不惜西行求取律典。道安大師圓寂以後，公元五世紀初，羅什大師入關，隨後中亞的高

僧陸續來到漢地，才翻譯出了說一切有部和法藏部的廣律。此後四部廣律陸續翻譯完備。

因為來到漢地弘法的梵僧大多是說一切有部的傳承，所以《十誦律》盛行於東晉南北朝

時代。

雖然漢僧出家受戒的歷史在魏晉南北朝初期發展緩慢，但是在公元五世紀後南北皆

已完成規模。魏晉南北朝的漢僧，尤其是義學沙門普遍有外學的基礎，其中又以儒家經

學和道家的老莊之學為重，除此之外不少人擅長文學、史學、陰陽學。另外一點值得注

意的是，這些史傳中有記載的義學高僧，皆是精通三藏兼達禪法，尤其在東晉以後，更

是普遍保持在三學總持的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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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晉來華梵僧展開的弘法活動

從最初漢地有漢人出家到南朝義學大盛，其間過程經歷了兩百多年。魏晉南北朝時

期，漢地佛法大盛，並且發展迅速，除卻依憑漢僧本身的內外學素養，筆者以為泰半原

因要歸結於來華梵僧的弘法之功。

魏晉南北朝來華梵僧的生平活動，主要記錄在《高僧傳·譯經篇》，一部譯經史，相

當於半部中國佛教史，這一點在魏晉時期尤其明顯，魏晉南北朝的佛教史，基本是隨著

梵僧來華，翻譯三藏為主軸而開展。慧皎大師在《譯經篇》最後的論讚簡明扼要地概述

了佛法東來的譯經和發展史：

及通夢金人，遣使西域，廼有攝摩騰、竺法蘭懷道來化。協策孤征，艱苦必達，

傍峻壁而臨深，躡飛絙而渡險。遺身為物，處難能夷，傳法宣經，初化東土，後

學而聞，蓋其力也。

爰至安清、支讖、康會、竺護等，並異世一時，繼踵弘贊。然夷夏不同，音韻殊

隔，自非精括詁訓，領會良難。屬有支謙、聶承遠、竺佛念、釋寶雲、竺叔蘭、

無羅叉等，並妙善梵漢之音，故能盡翻譯之致。一言三復，詞旨分明，然後更用

此土宮商，飾以成製。論云：「隨方俗語，能示正義，於正義中，置隨義語。」

蓋斯謂也。

其後鳩摩羅什，碩學鉤深，神鑒奧遠，歷遊中土，備悉方言。復恨支、竺所譯，

文製古質，未盡善美，廼更臨梵本，重為宣譯，故致今古二經，言殊義一。時有

生、融、影、叡、嚴、觀、恒、肇，皆領悟言前，詞潤珠玉，執筆承旨，任在伊

人，故長安所譯，欝為稱首。是時姚興竊號，跨有皇畿，崇愛三寶，城塹遺法。

使夫慕道來儀，遐邇烟萃，三藏法門，有緣必覩，自像運東遷，在茲為盛。

其佛賢比丘，江東所譯《華嚴》大部，曇無讖河西所翻《涅槃》妙教，及諸師所

出四《含》五部、犍度、婆沙等，並皆言符法本，理愜三印。5

論讚以歷史宏觀的角度，從漢永明帝時期到東晉時期漢土分時段地介紹不同時代產

生重大影響的譯經梵僧的翻譯事業和他們的特色。下文將會詳述這些來華梵僧的背景和

活動以及貢獻。

（一）魏晉南北朝來華梵僧個人學修背景

佛教作為外來宗教，能在漢地扎根，最初全賴印度和中亞的高僧不遠萬里來華弘化。

這些來華的高僧，以殊勝的佛法智慧和個人深厚的學養，打動了另一個文化思想截然不

5 湯用彤校註，《高僧傳》卷三《譯經篇·論讚》，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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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民族。以下就《高僧傳·譯經篇》的記載，整理他們的學修背景，《譯經篇》所記載

的高僧絕大多數為中亞和印度高僧，也有少數幾位是西行求法或精通外語的漢僧，為保

留資料的完整性，並且方便做對比，故將漢僧一起錄入表格：

名字 时地 國籍 or

籍貫

經

藏

論

典

戒

律

密

咒

禪

法

誦經 吠

陀

五

明

陰

陽

醫

方

所譯經典

攝摩騰 漢·洛陽

白馬寺

中天竺 √ 四十二章經

竺法蘭 漢·洛陽

白馬寺

中天竺 √ √ 誦經論

數萬章

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

藏、四十二章經

安世高 漢·洛陽 安息 √ √ √ √ √ 安般守意、陰持入、大小

十二門、百六十品、道地

經。所出經論，凡 39部。

支婁迦

讖

漢·洛陽 月氏 √ 諷誦群

經

般若道行、般舟、首楞嚴、

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

曇柯迦

羅

漢·洛陽 中天竺 √ √ 誦大小

乘經，及

諸部毗

尼

√ √ 僧祇律心。

康僧會 魏吳·建

業建初

寺

其先康

居人，

世居天

竺，父

商賈移

於交趾

√ √ √ √ 阿難念彌、鏡面王、察微

王、梵皇經、小品、六度

集、雜譬喻

維祇難 魏吳·武

昌

天竺 √ √ √ 法句經

曇摩羅

剎

晉·長安 其先月

氏人，

世居敦

煌

√ √ √ 誦經日

萬言，過

目不忘

賢劫、正法華、光讚等一

百六十五部。

帛遠 晉·長安 晉·河

內郡

√ 誦經日

八九千

言

惟逮、弟子本、五部僧。

別譯數部小經。

帛尸蜜

多羅

晉·建康

建初寺

西域 √ 孔雀王經。

僧伽跋

澄

晉·長安 罽賓 √ √ √ √ 阿毗曇

毗婆沙

阿毗曇毗婆沙、婆須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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曇摩難

提

晉·長安 兜佉勒 √ √ √ 增一阿

含

中阿含、增一阿含、毗曇

心、廣說、三法度等一百

六卷

僧伽提

婆

晉·廬山 罽賓 √ √ √ 常誦三

法度論

重譯阿毗曇、廣說、三法

度、中阿含等眾經

竺佛念 晉·長安 涼州 √ 諷習眾

經

菩薩瓔珞、十住斷結、出

曜、胎經、中陰經

曇摩耶

舍

晉·江陵

辛寺

罽賓 √ √ √ 善誦毗

婆沙律

差摩經、舍利弗阿毗曇

鳩摩羅

什

晉·長安 家世天

竺、龜

茲國人

√ √ √ √ √ 日誦千

偈（三萬

二千字）

√ √ √ √ 大品小品金剛般若、法華、

維摩、思益、首楞嚴、持

世、佛藏、菩薩藏、十誦

律、十誦戒本、菩薩戒本、

釋論、成實、十住、中、

百、十二門、智度論等凡

三百餘卷。

弗若多

羅

晉·長安 罽賓 √ √ √ 十誦律（未完）

曇摩流

支

晉·長安 罽賓 √ 十誦律

卑摩羅

剎

晉·壽春

石磵寺

罽賓 √ 毗尼誦

佛陀耶

舍

晉·長安 罽賓 √ √ √ √ √ 年十五，

誦經日

得二三

萬言。年

十九，誦

大小乘

經數百

萬言。

共羅什出《十住經》。出

曇無德律、長阿含。於罽

賓得《虛空藏經》傳至涼

州。

佛陀跋

陀羅

晉·京師

道場寺

迦維羅

衛

√ √ √ √ 一日所

誦經抵

人三十

天。

六十華嚴、僧祇律、觀佛

三昧海、泥洹、修行方便

論等。

曇無讖 晉·河西 中天竺 √ √ √ √ 十歲，誦

經日萬

言。至年

二十誦

√ 涅槃初分、大集、大雲、

悲華、地持、優婆塞戒、

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

本等六十萬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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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乘

經二百

餘萬言

法顯 宋·江陵

辛寺

平陽武

陽

√ √ 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

雜阿毗曇心等百餘萬言。

曇無竭 宋·黃龍 幽州黃

龍

√ √ 觀世音受記經

佛陀什 宋·建康

龍光寺

罽賓 √ √ 五分律

浮陀跋

摩

宋·河西 西域 √ √ √ 誦持毗

婆沙論

以為心

要

毗婆沙論

釋智嚴 宋·京師

枳園寺

西涼 √ √ 普曜、廣博嚴淨、四天王

等經

釋寶雲 宋·六合

山

涼州 √ √ √ 新無量壽、佛本行讚經。

求那跋

摩

宋·京師

祇洹寺

罽賓 √ √ √ √ √ 誦經百

萬餘言

雜心後品、四分羯摩、優

婆塞五戒略論、優婆塞二

十二戒

僧伽跋

摩

宋·京師

奉誠寺

天竺 √ √ √ 雜心、摩得勒伽、分別業

報、略勸發諸王要偈、請

聖僧浴文

曇摩蜜

多

宋·上定

林寺

罽賓 √ √ 禪經、禪法要、普賢觀、

虛空藏觀

智猛 宋·京兆 京兆新

豐

√ 泥洹

畺良耶

舍

宋·京師

道林寺

西域 √ √ √ √ 藥王藥上觀、無量壽館、

十六觀經

求那跋

陀羅

宋·京師

中興寺

中天竺 √ √ √ √ √ √ √ √ √ 雜阿含經、法鼓經、勝鬘

經、楞伽經、無憂王、過

去現在因果經、無量壽、

泥洹、央掘魔、相續解脫

波羅蜜了義、現在佛名經、

第一義五相略、八吉祥、

解脫導論等百餘卷

求那毗

地

齊·建康

正觀寺

中天竺 √ 大小乘

二十萬

√ √ 百喻經、十二因緣、須達

長者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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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從上表可見魏晉南北朝時期來華的梵僧，多是來自中天竺、罽賓等地，在內學方面

絕大多數都精通經律論三藏、禪法乃至密咒，於外學方面善於婆羅門吠陀經典或陰陽、

五明、醫方諸學。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來華的梵僧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是記憶力驚人。僧傳

中記載鳩摩羅什日誦千偈，佛陀耶舍至年二十背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佛陀跋陀羅年少

時一日所誦經抵其餘人三十天之量，曇無讖十歲時誦經日萬言，求那跋摩誦經百萬餘

言……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印度佛教有誦習三藏的傳統，這項傳統也延續到中亞的僧團，

所以西域國家的僧眾均善背誦。法顯大師在北印度求取不到律藏的梵本也是因為北印度

的僧眾對律典的保留全憑背誦。罽賓高僧佛陀耶舍在長安翻譯《四分律》的時候，沒有

帶文本來漢地，翻譯為六十卷華文的梵文原典由他一人誦出。

另外在上表中可以看見，各部類經論在魏晉南北朝都已陸續翻譯而出。魏晉南北朝

時期的佛教教育遠比後世活躍，禪經、阿毗曇、阿含、法華、華嚴、淨土、般若、中觀、

唯識、律藏、密咒等大小乘經論皆盛行於世，也因此發展出不同的學派，萌芽了後來的

八大宗派。

（二）魏晉南北朝來華梵僧的主要事業

佛陀教法概括起來不外乎解行二字，所以來華梵僧主要的弘化活動，集中在翻譯三

藏和傳授禪法兩種。

1、 來華梵僧的翻譯事業

佛教初傳中國時，從東漢發展東晉，已經有了成熟的譯經規制，分工明確且規模宏

大，來參加譯場的僧俗二眾，少則一兩百，多則上千。曹仕邦《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

從史料考證出魏晉時期的譯場實為講經之所，在譯經的時候，與會大眾可以向主譯質詢

經義，通過論辯的方式研討經旨。6 所以主譯法師藉助譯經的方式宣講佛法，佛法的義

理就在譯經的同時而弘揚開來，這也是魏晉譯場規模宏大人數眾多的原因之一，參與譯

場的漢人僧俗未必都是協助翻譯工作，更多是來求學問道。

主譯偏選梵僧，未必需要精通中文，卻一定要深研所翻譯的經典的義理。梵僧為弘

揚佛法而翻譯經典，所以獨自或少數幾人翻譯的情況甚少，多是有宣講經論的條件下才

開設譯場。協助翻譯的多是漢僧，如果主譯梵僧不通漢文，則需要有擅長華梵兩種語言

6 曹仕邦，《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台北：東初出版社，1980，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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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僧人負責傳譯，翻譯成漢文後則需要筆受人員，記錄主譯法師所述並且為之潤色加工

成流暢典雅的文字。

關於筆受的工作，曹仕邦提到，「筆受」之員，主譯的講解固然要記下，聽眾的發

問甚或跟主譯的辯論也得記下。除了筆受負有專責之外，其他聽眾自然也作筆記。等到

譯經告一段落而休會之時，筆受便將在場者的筆記全部借去，然後拿它們跟自己所記作

比對，以防自己所記有遺漏或誤記。經過反覆勘定之後，歸納主譯所述，然後利用訓詁

學的知識，選擇最適當的漢字來轉譯原文。換言之，筆受是譯本的真正執筆人。當我們

翻閱佛經，看到經文用字深奧典雅，每讚歎於主譯的外國法師華文底素養如此高深，其

實這些優美的漢文都出自筆受的手筆。7筆受不僅記錄翻譯的經典原文，也記錄論辯和

法師講解的內容，因此當一部經翻譯完備之後，根據筆受記錄的義疏註解書也同時完成。

梵僧藉助魏晉譯場的規模和講譯同施的方式弘闡佛法，同時開放大眾提問論議。曹

仕邦說譯經時的宣講和論辯是來自印度佛教的辯論傳統，而且這種譯經宣講的方式在安

世高和支讖時就已經開始。8 印度的僧眾在他們的文化教育背景和傳統的訓練下，普遍

擅長思辨論證，所以梵僧來華時也將這種教學帶到譯場，用講學論辯，訓練譯場的助手

成為經師。私以為，這也是羅什大師長安譯場中培養出眾多佛教人才，門下弟子影響了

整個南朝佛教義學發展的原因之一。

2、 來華梵僧的禪法傳授

經論或許可以自行研讀，禪法修行卻一定需要有明師指導。前文第二章中提到魏晉

南北朝的漢僧精通禪法為數甚多，南北朝時期的禪法和唐宋的中國禪宗是兩種面貌，前

者更偏重來自印度中亞的禪修傳承，或者更具有漢傳特色。前文統計來華梵僧的表格中

可以看見這些印度中亞的高僧遍通三藏的同時也精達禪法。關於禪經的翻譯，早期安世

高所翻譯大多為聲聞系禪經，而羅什大師所翻譯多為中亞大乘系禪法。僧傳特別提到的

擅長禪修的梵僧，有僧伽跋澄、曇摩耶舍、佛陀耶舍、佛陀跋陀羅、求那跋摩、曇摩密

多、畺良耶舍、求那跋陀羅等人，這些擅長禪法的梵僧，大多是來自罽賓國，或者雖非

本國人卻出家學道於罽賓。罽賓佛教流行說一切有部，同時代有高僧佛陀斯那（又翻譯

為佛大先），誦半億偈，西域人稱之為「人中獅子」，佛陀斯那在中亞各國傳授禪法，佛

陀跋陀羅年少便受學其門下，漢僧智嚴西行求法也在罽賓國從佛陀斯那習禪並且迎請佛

陀跋陀羅至長安教授漢僧禪法。與曇無讖同時的河西王蒙遜之弟沮渠安陽侯西遊到于闐

國，于衢摩帝大寺與佛陀斯那相遇，亦從之學大乘法和禪法。故可見魏晉時期漢地僧眾

所習禪法多是來自罽賓說一切有部的傳承。

7 曹仕邦，《中国佛教的译场组织与沙门的外学修养──大乘佛教奠基于东亚的两大要素》，中华佛学学

报第 12 期
8 曹仕邦，《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台北：東初出版社，1980，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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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華梵僧，除卻翻譯經典，對傳授禪法也十分盡心。這一點可以在《高僧傳》中窺

見一二：

（曇摩）耶舍後南遊江陵，止于辛寺，大弘禪法，其有味靖之賓，披榛而至者，

三百餘人。

賢（佛陀跋陀羅）在長安，大弘禪業，四方樂靖者，並聞風而至。

曇摩密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罽賓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群經，特深

禪法，所得門戶，極甚微奧……復適涼州，仍於公府舊事，更葺堂宇，學徒濟濟，

禪業甚盛。……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普賢觀》、《虛空藏觀》等。

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諮受，四輩遠近，皆號「大禪師」焉。

宋永初元年，車騎范泰立祇洹寺，以義德為物宗，固請經始。義以泰清信之至，

因為指授儀則。時人以義方身子，泰比須達，故祇洹之稱，厥號存焉。後西域名

僧多投止此寺，或傳譯經典，或訓授禪法。

南北朝時期，不僅北方盛行禪法，南朝宋也同樣大弘禪道。北方有曇無讖、玄高禪

師和少林寺佛陀跋陀等人，南方有曇摩耶舍、佛陀跋陀羅、曇摩密多、求那跋摩等人。

（三）小結

魏晉南北朝來華的梵僧大多數精通三藏和禪法修習。來華的弘化活動主要集中在翻

譯經典和禪法傳授。

梵僧翻譯經典通常是在譯場，魏晉譯場規模宏大，參與人數眾多，主譯梵僧在翻譯

的同時開放參與的大眾提問論議，以譯經講經辯論的方式，為大眾解釋經論義理，從而

弘揚佛法。所以魏晉時期的譯場大多是規模宏大，講譯同施，並且在譯經的過程培養漢

僧協助翻譯，明達義理成為法師，從而推動了魏晉南北朝漢地義學的發展。

來華的梵僧精通禪法者大多是來自罽賓國，出自說一切有部系統，尤其是東晉時期，

佛陀斯那——佛陀跋陀羅一系的傳承，在漢地的傳授禪法，門人遍及南北，影響甚大。

魏晉南北朝不僅北方盛行禪法，南方也有眾多西域名僧留止授習禪法。所以魏晉南北朝

早期漢僧在禪修上，大多是直接學自梵僧，並且以罽賓有部的系統為主，和唐宋的中國

禪宗是兩種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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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魏晉南北朝佛教學風

前面的章節從歷史宏觀的角度梳理了魏晉南北朝时期漢僧的學修背景和來華的梵

僧的弘化活動，本章節重點在總結這種大時代的背景下魏晉南北朝佛教的學風。

（一）沙門四方游學之風

魏晉譯場規模宏大，開放四方的僧眾求學問道。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東晉長安的譯場，

東晉長安佛教在道安大師的領導下人才濟濟。道安大師為羅什大師留下了許多佛教的人

才，在羅什大師入關後協助譯經，翻譯《大品般若經》時，譯場多達八百人眾，從羅什

大師受學之僧眾皆是一時才俊。僧傳記載：「興使沙門僧䂮、僧遷、法欽、道流、道恒、

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9

羅什大師在長安前後門人多達三千，「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

出，三千徒眾，皆從什受法。」10 這些僧眾來自全國各地，有些曾經是道安大師弟子，

有些曾是慧遠大師的弟子，有些是當時名德高僧，他們的求學經歷大多記錄在《高僧傳·

義解篇》。東晉時期，長安高僧雲集，和羅什大師弘法的梵僧，還有羅什大師的受戒和

尚卑摩羅叉，擅長毗婆沙且記憶和思辨過人的佛陀耶舍（同樣是鳩摩羅什的老師），傳

授禪法的佛陀跋陀羅等人。所以四方來長安求學的漢僧人數眾多，連遠在廬山三十年不

過虎溪的慧遠大師都與羅什大師書信往來，咨問法義。

在長安譯場為例可見魏晉南北朝時期，僧眾四方遊學的情況十分普遍。當時各區域

佛教發展的情況不一致，重要的佛教中心分佈在長安、洛陽、建康、江陵等地。《義解

篇》論讚，慧皎大師舉出了當時不同區域的名德沙門：

荊、陝著名，則以翼、遇為言初；廬山清素，則以持、永為上首。融、恒、影、

肇，德重關中；生、叡、暢、遠，領宗建業；曇度、僧淵，獨擅江西之寶；超進、

慧基，乃揚浙東之盛。雖復人世迭隆，而皆道術懸會。11

所以為了更全面且深入地學習佛法，漢僧只能四方參學，遍訪明師。這一點在《高

僧傳》記錄漢僧的篇章中處處可見。例如：

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禕為師。始住江陵新寺，聽經論，學禪

道，覃思深至，而情未盡達。夜夢神人謂斌曰：「汝所疑義，遊方自決。」於是

振錫挾衣，殊邦問道。初下京師，仍往吳郡。值僧業講《十誦》，飡聽少時，悟

9 湯用彤校註《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52
10 同上，頁 54
11 同上，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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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深入。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諮受《涅槃》，又就吳興小山法珍研訪《泥洹》、《勝

鬘》，晚從南林法業，受《華嚴》、《雜心》。既遍歷眾師，備聞異釋，迺潛思積時，

以窮其妙。融冶百家，陶貫諸部。12

曇斌法師是魏晉漢僧求學問道中一個典型的例子，他遊學廣泛，先在江陵出家學習

經論禪法，又前往京師（南朝京師是建康）、吳郡等地學《十誦律》《涅槃經》《勝鬘經》

《華嚴經》《阿毗曇雜心論》，所學之法遍及法華涅槃華嚴諸大乘經典、律藏、阿毗曇論

典和禪法。此中可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學風十分開放，僧眾求學並不拘於一地一師一

經一論。例如：

釋慧叡，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而學……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誥

訓，殊方異義，無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

烏衣寺，講說眾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13

釋慧觀，弱年出家，遊方受業，晚適廬山又諮稟慧遠。聞什公入關，乃自南徂北，

訪覈異同，詳辯新舊。風神秀雅，思入玄微。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融上首，

精難則觀、肇第一。」……什亡後，迺南適荊州。……俄而還京，止道場寺。觀

既妙善佛理，探究《老》、《莊》，又精通《十誦》，博採諸部，故求法問道者，日

不空筵。14

釋僧詮……遊燕、齊，遍學外典，弱冠方出家，復精鍊三藏，為北土學者之宗。

後過江止京師，鋪筵大講，化洽江南。15

諸如此類，舉不勝舉，且錄三例，以窺一斑。當時雖然沒有明確的分門別派各據師

資傳承，不過發展出了不少經論的學派。漢僧各應所需，四方求學，也成為魏晉南北朝

佛教學風的一大特色。

（二）南朝義學和講席

魏晉南北朝時期，除卻譯場講學，寺院講學也十分普遍。南朝義學興盛，講席遍地。

並且聽眾常達數百上千人。

釋慧集……隨慧基法師受業……復遍歷眾師，融冶異說，三藏方等並皆綜達。廣

訪《大毘婆沙》及《雜心》、揵度等，以相辯校，故於《毘曇》一部，擅步當時。

12 同上，頁 290
13 同上，頁 259
14 同上，頁 264
15 同上，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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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碩難堅，疑並為披釋，海內學賓無不必至。每一開講，負帙千人。16

釋僧印……初遊彭城，從曇度受三論……後進往廬山，從慧龍諮受《法華》……

東適京師，止中興寺，復陶思《涅槃》及餘經典。宋大明中，徵君、何點招僧大

集，請印為法匠，聽者七百餘人。……雖學涉眾典，而偏以《法華》著名，講《法

華》凡二百五十二遍。17

釋慧靜……少遊學伊、洛之間，晚歷徐、兗。……每法輪一轉，輒負帙千人，海

內學賓，無不必集。誦《法華》、《小品》，註《維摩》、《思益》，著〈涅槃略記〉、

〈大品旨歸〉及〈達命論〉，并諸法師誄。18

南朝寺院講學的盛況也大多記錄在《高僧傳·義解篇》，以上幾例，只是筆者從書中

隨手節錄而出，可以看出南朝佛教講學盛景。聞者好學慎思，講經法師亦誨人不倦，寶

亮法師講《大涅槃》凡八十四遍，《成實論》十四遍，《勝鬘》四十二遍，《維摩》二十

遍，其大小《品》十遍。《法華》《十地》《優婆塞戒》《無量壽》《首楞嚴》《遺教》《彌

勒下生》等，亦皆近十遍。僧印法師一生講《法華》二百五十二遍，曇諦法師講《禮》

《易》《春秋》各七遍，《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遍。智稱法師講《十誦律》三十

餘遍，僧宗法師講《涅槃》《維摩》《勝鬘》等，近盈百遍……

魏晉南北朝寺院講學，除了主講法師負責為眾說法，還有輔助的都講，都講主要的

任務是負責問難、對法師講經作補充說明，這種提問論辯往來的講經方式，和譯場講學

十分相似。例如《支遁傳》記載（支遁）晚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為法師，許詢為

都講，遁通一義，眾人咸謂詢無以厝難，詢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至竟，兩家

不竭。19
支遁講經，徐詢問難，以一問一答的方式，往返論辯，激發大眾思維和理解法

義深細處。可見不僅主講法師精通佛法，都講也需要相當的佛學素養和思辨能力。

（三）魏晉南北朝的學派和地域差別

魏晉南北朝的義學隨譯經而展開，法師每譯一經，講錄也隨之而出，學者甚重。魏

晉學風開放，不拘門派，但是僧眾和寺院在全國分佈不均，所以義學發展也有其地域和

時代的差別。

三國和西晉的格義佛教主要針對般若經典而出，般若學流行，六家七宗代表著當時

漢僧對緣起性空的不同理解。湯用彤先生說六家七宗，蓋均中國人士對於性空本無之解

釋也。道安以靜寂說真際。法深、法汰偏於虛豁之談。其次四宗之分馳，悉在辨別心色

16 同上，頁 266
17 同上，頁 330
18 同上，頁 270
19 同上，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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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空也。20

格義佛教在東晉道安大師以後逐漸淡出佛教界，隨著羅什大師入關翻譯大量的般若

和中觀的典籍，而興起三論學派，主要集中在長安地區向南朝輻射。

羅什大師在長安，翻譯出《大品》《小品》《金剛般若經》和《中論》《百論》《十二

門論》及《大智度論》，這些都是大乘中觀學派的重要典籍。其中《中論》《百論》《十

二門論》並稱為三論。羅什大師門下，以僧肇大師為「解空第一」。此外，道融法師、

僧導法師，僧導法師的弟子，曇濟法師和僧鐘法師，對三論皆頗有研究。

自宋朝已來三論相承，其師非一並稟羅什，但年代淹久文疏零落，至齊朝已來玄綱

殆絕，江南盛弘《成實》，河北偏尚《毘曇》21。三論學在南齊後漸息，而後毗曇論典頗

興。湯用彤先生說：晉宋之際，佛學上有三大事，一曰般若，鳩摩羅什所弘闡；一曰毗

曇，僧伽提婆為其大師；一曰涅槃，則以曇無讖所譯為基本經典。22

毗曇學的盛行，始於道安大師時期，東晉末，僧伽提婆接受慧遠的邀請，在廬山譯

出的 《阿毗曇心論》，後在建業大加弘揚。其後關於毗曇一類典籍的翻譯相繼不斷。劉

宋時期，毗曇幾乎成了南朝所有論師共習的科目。其中僧韶專以毗曇擅業，法護以毗曇

命家，慧集於毗曇學擅步當時，其他僧侶多是兼學。

毗曇學在北方的代表人物有道安、慧嵩、智遊、僧淵、僧嵩、靖嵩等；在南方的代

表人物有僧伽提婆、慧遠、慧持、慧觀、慧義、曇順等，以僧韶、慧集成就最為突出。

關於《毗曇》的弘傳，南北朝時，較之南方，北方更盛。慧觀弟子僧業、法琚，僧伽跋

摩弟子慧基， 再傳弟子慧集等，都對毗曇多有研究。慧集著《毗曇大義疏》 十余萬言。

《成實論》的學派，發源於長安，自羅什大師譯出《成實論》，此後研習者眾。《廣

弘明集·智稱行狀》描述了當時佛學的情狀，「《法華》、《維摩》之家，街街問出。《涅槃》、

《成實》之唱，處處聚徒。」23

對此論有詳細的注疏並加以弘揚的，乃是羅什大師門下的僧導與僧嵩。僧導弟子，

研習《成實論》的有僧鐘、曇 濟、道猛等。再傳有道慧、法寵等。這就形成了成實說

的壽春系，流行與南方。

僧嵩則從關中到了彭城，弟子有僧淵，再傳弟子有曇度、道登、惠紀、惠球等人，

既講《三論》，也講《成實》，以後就被看作《成實》大家，稱為彭城系。

南齊，有僧柔和慧次為成實學派代表，兩家再傳有法雲、智藏、 僧旻（梁代三大

20 湯用彤《湯用彤全集·第一卷·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頁 206
21 《法華玄義釋籤》卷 19, T33, no. 1717, p. 951a18-21
22 湯用彤《湯用彤全集·第一卷·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3 《廣弘明集》卷 23，T52, no. 2103, p. 269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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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三傳有兩個寶瓊（烏瓊與白瓊）。直到梁代的成實學派仍然十分興盛。

北涼曇無讖翻譯大本《涅槃經》四十卷。《涅槃經》在北涼翻譯之後，盛行於北方。

而南方曇無讖的譯本經過慧觀法師、謝靈運等人對照法顯大師的《大般泥洹經》譯本，

潤色改卷為《南本涅槃經》三十六卷，涅槃講席以慧觀法師為代表在建鄴地區一時盛行，

梁代集成《涅槃經集解》，集結了當時流行的各家說法，亦可見南朝梁代的講席之盛。

《十地經論》簡稱《地論》，依據《地論》形成地論學。北魏時，由菩提流支、勒

那摩提於洛陽譯出。 地論學主要在洛陽為中心的北方流行，歷任北魏、北周、北齊到

隋唐。自《十地經論》譯出，最早予以研習和弘傳的是道寵法師和慧光法師。道寵法師

自北魏時講述《十地論經》，至北齊時仍講不輟。這一地論師系統被稱為「北道系」。慧

光創始的「南道系」，名僧輩出，門徒遍及全國，歷經魏、齊、周而至隋唐。24

以上概述了魏晉時期的佛教學派，湯用彤先生認為南方自五胡亂華衣冠南渡以來，

繼承了三國以來之學風，江南重義解，北方重禪律。江南義學興盛，律學方面則是繼承

了卑摩羅叉——鳩摩羅什一系，盛行《十誦律》。修持方面，劉宋初盛傳禪法的風氣，

迄至劉宋末之後在禪法方面則記載不多，而在北方禪法則持久不衰。北魏時代玄高通禪

法，從學者達百餘人，此外，當時來華的曇無讖、勒那摩提和佛陀扇多也都弘傳禪法。

北齊僧稠曾在多處講學，傳授禪法，聲譽甚隆。戒律弘傳方面，北齊慧光為《四分律》

之祖，史載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紙。北方在義理方面，只有《毗曇》《成實》為盛，

其他則多不盛行，《洛陽伽藍記》中記載「京邑比丘，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25

總而言之，南偏義理，北重禪律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顯著風格。

（四）小結

綜上所述，魏晉南北朝時期學風開放，沙門四方參學遍訪名師。東晉至南朝，義學

興盛，講席遍地，法師講授經論，聞者常常是數百上千，這些記載隨處可見於《高僧傳》。

魏晉南北朝的寺院講學除了主講法師為眾說法，還有輔助的都講，都講主要的任務是負

責問難，對法師講經作補充說明。

佛典傳譯直接促成了義學開展，因為譯場和寺院分佈不同，所以學派也有其地域和

時段的差別。魏晉發展出的學派，主要有般若、三論、涅槃、毗曇、成實、地論等派，

這些學派分佈南北方，也奠基了後來隋唐的八宗共榮的盛景。南方重視義學，北方禪法

持久不衰。南方盛行《十誦律》，北方自慧光律師始倡導《四分律》。故南偏義理，北重

禪律也成為了魏晉時期佛教的顯著學風。

24 羅文，《魏晉南北朝僧尼教育研究》，湘潭大學，碩論，2015

25 《洛陽伽藍記》卷 2，T51, no. 2092, p. 1005c8



23

五、結語

佛教傳來中國一百多年，才有漢人出家的記錄。律法未備，漢人雖然出家，卻只是

剪落殊俗，直到公元三世紀中葉，中天竺律學高僧曇柯迦羅來到洛陽，才應漢地僧眾之

請翻譯出了摩訶僧祇部的戒本，並請梵僧立羯磨法為漢僧傳授具足戒。公元五世紀初，

羅什大師入關後，四部廣律陸續翻譯完備。因為來到漢地弘法的梵僧大多是說一切有部

的傳承，所以《十誦律》盛行於東晉南北朝時代。

雖然漢僧出家受戒的歷史在魏晉南北朝初期發展緩慢，但是在公元五世紀後南北皆

已完成規模。魏晉南北朝的漢僧，尤其是義學沙門普遍有外學的基礎，其中又以儒家經

學和道家老莊之學為重，除此之外不少人擅長文學、史學、陰陽學。這些史傳中有記載

的漢僧，不儘世間學問不下于士族之人，于佛法內典，皆是精通三藏兼達禪法，荷擔起

如來家業，令佛法扎根在漢文化的土地。

魏晉南北朝佛教迅速發展不僅依於漢僧自身的學修素養，溯其根本，更多是來華梵

僧弘化之力和培養漢地佛教人才的成果。魏晉南北朝來華的梵僧大多數精通三藏、禪法，

解行並重。來華的弘化活動主要集中在翻譯經典和禪法傳授兩者。

梵僧翻譯經典通常是在譯場，魏晉譯場規模宏大，參與人數眾多，主譯梵僧在譯經

的同時開放與會大眾提問論議，以講解辯論的方式，為大眾解釋經論義理，從而弘揚佛

法。譯場講譯同施，也在譯經的過程培養漢人的佛教人才協助翻譯，明達義理成為法師。

所以主譯的梵僧，在譯場授徒教學，從而推動了魏晉南北朝漢地佛教的弘揚和義學發展。

禪法傳授方面，來華的梵僧精通禪法者大多是來自罽賓國，出自說一切有部系統，

尤其是佛陀斯那——佛陀跋陀羅一系的傳承，門人遍及南北影響甚大。魏晉南北朝不僅

北方盛行禪法，南方也有眾多西域名僧駐錫授習禪法，在梵僧雲集的環境下，漢僧在禪

修上大多是直接學自梵僧，並且以罽賓有部的系統為主。

魏晉南北朝時期學風開放，沙門四方參學遍訪名師。東晉至南朝，義學興盛，講席

遍地，法師講授經論，聞者常常是數百上千。寺院講學，除卻主講法師為眾說法，還有

輔助的都講，都講主要的任務是負責問難，對法師講經作補充說明，這種問答論辯的講

學方式活潑開放，亦可見魏晉學風之興盛。

佛典傳譯和寺院講學，也隨研習的經論發展出不同學派，主要以般若、三論、涅槃、

毗曇、成實、地論為主，這些學派分佈南北方，也奠基了後來隋唐的八宗共榮的盛景。

南方重視義學，北方禪法持久不衰。南方盛行《十誦律》，北方自慧光律師始倡導《四

分律》。故南偏義理，北重禪律也成為了魏晉時期佛教的顯著學風。

誠然，佛法是一種生命的教育，並不是只集中在學術上，學佛也不是僧人和知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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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特權。魏晉南北朝學佛的群體從僧眾從士大夫普及到民間。而本論的研究對象儘集

中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高僧，相當於佛教團體中的上層結構，對普通僧眾和社會信眾涉

及頗少，這也是本論的偏失之處。本論研究的主题偏在義學，對僧眾修道、寺院生活教

育等方面，由于篇幅和主題所限，力未能及，望來日能加以完善。



25

參考文獻

一、原典文獻

梁·慧皎大師《高僧傳》 湯用彤 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1992

梁·僧祐大師《出三藏記集》蘇晉仁 蕭錬子 點校，中華書局出版，1995.11

梁·僧祐大師《弘明集》，T52，no.2102

東魏·楊炫之《洛陽伽藍記》，T51, no. 2092

唐·道宣律師《廣弘明集》，T52, no. 2103

唐·道宣律師《續高僧傳》，T50, no. 2060

梁·寶唱法師《比丘尼傳》，T50, no. 2063

宋·贊寧法師《大宋僧史略》， T54, no. 2126

唐·費長房《歷代三寶紀》，T49, no. 2034

二、中文專書、論文、網路資源等

丁纲，《中国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较研究》，四川教育出版社

方立行：《中國佛教哲學要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鄭郁卿，《高僧傳之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0

湯用彤，《湯用彤全集·第一卷·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曹仕邦，《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台北：東初出版社，1980

曹仕邦，《中國沙門外學的研究》，台北：東初出版社，1994

釋印順，《佛教史地考論》，正聞出版社，2000

謝重光、白文固，《中國僧官制度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吳艷，《兩晉南北朝與唐代比丘尼僧團比較研究》，中國人民大學，碩論，2005

羅文，《魏晉南北朝僧尼教育研究》，湘潭大學，碩論，2015

趙輝，《漢魏西晉來華僧人考述》，蘭州大學，碩論，2017

李莉，《唐代僧伽教育研究——以續高僧傳、宋高僧傳為中心》，西北師範大學，碩論，

2016

曹仕邦，《中国佛教的译场组织与沙门的外学修养──大乘佛教奠基于东亚的两大要素》，

中华佛学学报第 12期

李富華，《佛教典籍的傳譯與中國佛教宗派》，中華佛學學報第 12期


	魏晉南北朝僧伽學修之風
	摘要
	一、前言
	（一）選題緣由
	（二）文獻回顧
	（三）研究思路

	二、魏晉南北朝漢僧的出家和教育背景
	（一）漢僧出家受戒的歷史
	1、漢地的戒律翻譯
	2、魏晉南北朝漢人的出家受戒史

	（二）魏晉南北朝漢僧的學修背景
	（三）小結

	三、魏晉來華梵僧展開的弘法活動
	（一）魏晉南北朝來華梵僧個人學修背景
	（二）魏晉南北朝來華梵僧的主要事業
	1、來華梵僧的翻譯事業
	2、來華梵僧的禪法傳授

	（三）小結

	四、魏晉南北朝佛教學風
	（一）沙門四方游學之風
	（二）南朝義學和講席
	（三）魏晉南北朝的學派和地域差別
	（四）小結

	五、結語
	參考文獻
	一、原典文獻
	二、中文專書、論文、網路資源等



